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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诸多微文化中， 短视频后来居上， 且有包容其他微文化之可能， 其突出优势在于制作

和接收仅靠以手机为主的移动媒介即可完成， 能绕开团队制作和文字能力的门槛， 实现最大程度的大

众化。 人与短视频的交互是以 “刷” 为主的符号互动， 落实于人的手指与屏幕的直接接触中。 通常情

况下， 人们对短视频的使用是在小屏幕上完成的， 调用了触觉、 视觉和听觉三种感官， 是一种近距的

视听接收。 对互联网传播平台的依附性， 决定了人们能刷到的短视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被限制和计算

的。 短视频要获得更高的传播力， 需要在调用视觉像似符的基础上， 充分拓展听觉像似符以制造在场

感， 同时也应具备嵌套性特征， 能在有限的视觉空间和极短的时间内引发人们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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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并非最早出现的微文化， 微信、 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应用和普及均早于短视频， 但短视

频平台的发展日益迅猛。 在抖音、 快手等平台上制作发布的、 时长在几秒至几分钟之内的短视频

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文化景观， 网络上有人将其夸张为 “全民短视频时代”。 作为符号文本的

短视频， 因其能在手机、 ｉＰａｄ 等移动终端播放， 也便于插入其他媒介文本中充当其构成部件，
在移动媒介和非移动媒介中都有比较多的应用， 成了当代互联网文化中的一种突出现象。 短视频

属于数字视频， 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看， “数字视频已经不是与文字、 图像并置的一种媒介， 而

是将人类所有的媒介形态包裹在自身中， 由此呈现出整个社会的视频化现象”①。 视频化生存是

人这种符号动物寻找意义的一种途径， 而短视频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其有自身独特的符用优

势。 有学者指出： “在移动社交中， 短视频更能实现直观、 通俗的传播需求， 进而能高效地聚合

多重符号意义。”②短视频更广泛地解放和开发了人的符号能力， 也拓宽了各类文化阶层民众寻找

意义的方式， 这是短视频能在当今各种形式的媒介文化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其深层的出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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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什么？ 是如何与人产生互动关系的？ 这样的一种存在又对短视频的构成产生了何种影响？ 这

些都成为当下短视频研究的新问题。

一、 短视频的出场： 贴身媒介上的微文化

（一） 作为手机视频技术人性化发展的符号文化

短视频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 即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提供的屏幕。 短视

频平台的兴盛就是建立在这一贴身载体媒介出现的基础上的。 短视频勃兴于视频平台与移动互联

网媒介交互后的技术发展中， 可以说是在手机上兴起的一种文化。 而手机 “不仅像有机体的

‘细胞’ 一样可以移动， 而且与细胞一样， 无论走到哪里， 它都能够生成新的社会、 新的可能、
新的关系”①。 与保罗·莱文森（Ｐａｕｌ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的媒介演进 “人性化趋势” 理论相吻合， 手机的

演进模仿和复制了人体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方式， 而手机上短视频技术的发展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模

仿了人们 “看世界” 和 “听世界” 的方式， 是对人们视听有限世界的补偿和充盈。
短视频的 “短”， 让其能够随时开始， 随时结束， 因此非常适于人们利用各种碎片化时间进

行观摩。 短视频视觉传播的方式， 给人带来的是感知上的直观， 不需要调动深度思考便可进入，
即所谓的 “短平快”。 时间上的短和符号感知上的直观结合起来构成了短视频在符用上的突出优

势———用于碎片时间的零碎观看。 不仅如此， 因为短视频主要是在手机屏幕语境上出现的， 而手

机是现代社会普遍赛博人（Ｃｙｂｏｒｇ）的主要构成原因②， 所以短视频这种文化， 也可以理解为赛博

人之微文化的构成部分———它是特定技术条件和社会语境中的微文化。
符用上的贴身 “微使用” 是短视频能在现代社会获得迅速传播的根本原因。 短视频与微博、

微信、 微商、 微管理、 微投资、 微课、 微文学、 微电影等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微文化矩阵， 且

有以视频形式容纳他们的能力， 从而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也改变了传统文化、 政治生态等诸多

领域， 获得了其媒介存在的合法性。
作为微文本的短视频方便插入到各类大叙事中， 用于佐证或调节宏大叙事的沉重与严肃。 而

各种微文化又是经由媒介而符号性程度有所差别的文化。 从雅各布森（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的语言活

动六要素来看， 大致上可以说， 微商、 微管理和微投资、 微课等是与现实世界直接关联的、 指称

性居首的微文化， 微文学、 微电影是不与现实世界强行挂钩、 诗性居首的微文化。 但微博、 微

信、 短视频等微文化形态却并不对现实世界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而是以一种混融的微短、 即

时、 便捷而盛行的文化形态。 毋庸置疑， 无论何种微文化， 都是经由现代移动互联网媒介中介化

后出现的、 以迅捷和海量为特征的符号文化。 这种符号文化是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时代盲目求

“大” 的反抗， 正如陶东风所言： “在以福特主义为纲领的现代化大工业时期， ‘大’ 成为备受推

崇的发展方式、 文化诉求和美学理念。 在现代性的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 ‘大’ 字……可以说，
对于 ‘大’ 的迷思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 ‘大’ 曾经、 正在并将继续让我们

感到紧张、 压抑、 沉闷甚至恐怖， ‘大’ 开始走向蠢笨、 无个性和千篇一律。”③ 在人的社会存在

被标准化了之后， 个体生命的独特意义往往被忽略， 而互联网则为这种个体生命意义的表达提供

了物质技术可能， 因此也易于与普通民众建立共情关系。 与农业时代短诗为主的精英微文化不

同， 短视频是在急剧变革的现代社会语境中普遍存在的微文化， 无论是繁华都市的快递小哥，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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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偏远乡村的大妈， 乃至雪域高原的牧民， 都可能会刷到某些同样的短视频， 这是微与快并存的

涵盖了普罗大众的微文化。 短视频是手机 “人性化” 趋势的一种表现， 它延展了人们的视域，
也跳出了人们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述能力的限制。

（二） 对社会阶层和语言圈层的强势穿透力

在转型期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普遍处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高压之下， 休闲娱乐也因此显得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整个社会的泛娱乐化现象与现代性社会压力造成的紧张焦虑密切相

关。 在这种情形下， 貌似不占用时间和精力的短视频就成了最为合适的消遣方式之一。 因此短视

频和微文学一样， 都是在媒介技术高速发展与现代性发展趋势下产生的新文化现象。 同样， 短视

频与微文学一样， 都是偏轻的文化体裁。 不同的是， 前者对文化水平的需求更低。
手机作为当下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承担着日常生活媒介化的重任， 手机发展出的适宜人观

看的屏幕， 也是短视频这种微文化的主要生存环境， 且赋予了它可以随时打开观看的优势。 从客

观上来讲， 手机上发展出来的贴身微文化并不只短视频这一种， 微短的文字信息也是其主要表现

形式。 但与其他微文化相比， 短视频在应用场景和形式上拥有突出优势， “日常生活视频化” 和

“视频的日常生活化” 即是其主要的表现。 日常生活并不是自在地成为某种媒介符号的， 其中某

些对象与一种理论范畴连接， 形成某种类型的符号把握模态， 这一模态既指明了对象， 也同时指

明了观看对象的关系背景， 即观看的眼睛和感知。 换言之， 日常生活中的对象被作为某些范畴类

型的符号组合为符号文本， 这些符号文本同时规定了其呈现的对象和感知这些对象的方式。
视听传播使短视频与普通人的日常感知大幅度接轨， 但因为声音的近场性质， 会 “骚扰”

别人， 所以使得短视频的使用时空有比较明显的特征。 部分用户对刷短视频的时空可能毫不在

意， 而另外一些人则会有所选择。 虽然短视频技术的发展使大家几乎都 “能” 制作和传播短视

频， 但因为短视频的开放性也使部分群体对短视频的制作和使用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设限。 譬如知

识分子和公务员就很少通过短视频来呈现自我， 尽管他们也会经常刷短视频。 短视频有声的好处

与其坏处一样多， 可在不同时空场合接受的程度也不同。 短视频的优势是视听渠道的联合作用。
图像和声音在感知上更有在场感， 并且容易打破文化身份（如知识分子 ／文盲）的界限。 在技术条

件愈来愈便捷的情况下， 不同于长视频需要很多力量的协作， 短视频的拍摄剪辑制作降低到了单

人即可完成的程度， 所以短视频作为个人表达的一种便捷方式， 其兴起成为一种必然。 短视频的

低门槛和伴随手机屏幕的贴身性建立了其与不同手机类型、 手机用户的紧密连接。 手机上的短视

频， 通过手与屏幕的触觉来实现， 视频的 “视” “听” 以更近距的触觉为先导。 也正因有了这种

触觉实现， 短视频才能够进入人们生活的碎片化时空。
短视频与移动屏幕高度贴合的符用特征， 让这种形式的符号文本具备极强的穿透力， 这种穿

透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特定社会阶层的穿透， 即短视频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下沉到了乡村社

会， 将其变成拥有移动手机者的共有文化形式； 对语言构成的文化圈层的穿透， 即短视频以视听

为主的符号文本， 能在一定程度上绕开文字这种规约符号所形成的文化壁垒， 具有更强的传播

力。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如抖音、 头条、 Ｔｉｋｔｏｋ 之类的短视频平台发展得如火如荼， 而微信、
ＱＱ、 微博等发展较早的社交媒体也在尽力开拓其短视频版块， 短视频成为一种分圈的普遍化媒

介样态。
作为一种新兴且迅速普及的新媒介文化体裁， 短视频除了播放时间较短外， 在题材和形式上

没有特殊的规定性， 甚至在时长上也有一定的浮动尺度，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短视频都有同

等的传播力。 短视频的发送者可能希望观看短视频的人有消费欲望， 但也可能毫不在意他人是否

消费， 即他们的关系并非必然带有经济维度。 短视频是一种符号化了的、 短时呈现的视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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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作生产会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屏幕空间再造： 第一， 从整体上来看， 它可能是原创的， 也可能

是对更长视频进行的二度缩略创作； 第二， 其构成的各种部件， 如图像、 声音等是被拣选的、 片

面化的符号， 也是具有一定孤立性的符号， 且很容易被修改， 灵活性和随意性相伴而生。

二、 短视频的交互性： 以 “刷” 为主的符号互动

短视频是在以手机为主的移动媒介上呈现的视频， 其符用优势与移动上网设备的优势一致。
人与短视频发生关系的方式， 经常用 “刷” 来表示。 也就是说作为符号文本的短视频， 与短视

频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很特别， 它包含了一种具体的行动， 也即手指对屏幕的触摸。 这是区别于

长视频单纯以 “观看” 为主的视觉互动方式。

（一） 触觉交互： 手指滑动与多渠道意义感知

刷短视频是通过手指直接触摸屏幕来进行的， 不需要键盘和鼠标， 这意味着人观看短视频发

生在触手可及的距离内， 这区别于看电视和看电影时需要与屏幕有较远的距离， 也比看电脑的距

离更近。 相较于长视频， 刷短视频并不需要人与视频保持长时间的观看关系。 刷短视频是对视频

符号模块文本的动态拼贴组合。 这种交互可以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而具有时空移动性。 也可以说刷

短视频是不具备仪式感的活动。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①， 感知是人们的身体与符号载体的接触， 符号对人的感官

以刺激， 人脑将这种刺激解释为某种意义。 感知需要经过特定的渠道， 于人而言， 视觉居首， 听

觉次之， 触觉殿后。 短视频建立在触觉、 视觉和听觉三种感官的共同作用下。 触觉让短视频具有

一种贴近感， 视觉涵盖了图像、 文字等， 听觉则既包括各种自然界的声音， 也包括音乐旋律和人

们的语言声音。 短视频的编码是视觉层面和听觉层面的联合编码。 可以说， 视听符号的共同使用

是短视频触发符号感知的基本法则。
具体来说， 视觉上触发符号感知的通常有人物、 动物、 图画、 风景、 文字等， 听觉上触发感

知的， 则可以是潺潺流水等自然界的声音， 或激昂或舒缓的音乐、 包括人类言语在内的各种现场

声音等。 不同听觉符号所传达的意义区别很大， 音乐虽然有规律， 在指称上却并不如语言准确。
诉诸声音的语言符号对短视频的意义进行了锚定， 但音乐为短视频圈定的意义则是一个比较含混

的范围。 语言符号以指称性为主导， 音乐符号则以抒情性为主导。 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借助不同

的感官渠道共同发力来捕捉短时段内人们的注意力。 这是一种呼唤， 是通过具有高度可感性的符

号来召唤意义。 故而， 短视频不同于普通的视觉文本， 是诉诸视觉、 听觉和触觉三种感官的符号

联动。
在符号联动中， 感性和理性通过不同性质的符号组合发挥作用。 皮尔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认为事物意义是其产生的效果， 符号的解释引发的认知和行动是渐进的， 可以分成三类：
“感情的解释” “有力的解释” “逻辑的解释”②。 感情、 经验和习惯在意义效果上发挥重要作用。
短视频触发情感需要通过感官， 人的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和触觉有先后序列之别。 伊芙·科

索夫斯基·赛吉维克（Ｅｖｅ Ｋｏｓｏｆｓｋｙ Ｓｅｄｇｗｉｃｋ）以 “欲望” 为例对各种感官做了一个排序， 从视觉

到听觉再到触觉， 其与所指涉的 “欲望” 关系越来越密切， 而与 “理性” 的关系越来越远，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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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修订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 页。
　 郭鸿： 《从西方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的演变看西方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５０－１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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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代表着 “理性” “理智”。① 也就是说， 视觉引发的意识偏理性， 而听觉、 嗅觉、 味觉和触

觉引发的意识越来越倾向于感性。 在视觉符号引发的符号感中， 图像比文字更直观， 表意却比较

模糊。 图像引发的符号感是形象的、 同时也是偏理性的。 从听觉开始， 符号所激发的意识就带有

很强的、 与情感相关的质感。② 虽然文章也可以煽情， 但相较于声音语言普遍携带的质感， 其煽

情能力无疑稍逊一筹。 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 视觉图像符号貌似在短视频中占据了主导性位置，
但实际上， 经常是文字、 声音、 图像等多模态符号联合表意， 所调用的是人的视听感官联动。 故

而短视频是视频化生存的一部分， 但视频化生存并不能化约为视觉化生存。 在短视频营造的世界

中， 视觉和听觉共同构成了拟态的世界。 听觉本身就意味着符号前后相继地不断消失， 视像虽然

有在不同的画面中持续存在的性质， 但 “短” 的限制， 则意味着视觉与听觉一样同属转瞬即逝

的感知， 而消失即是通过手指的滑动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 短视频的切换， 手指点击评论、 转发

等既是符号交互活动， 同时也是落实在手指触摸屏幕上的活动， 它们与视觉、 听觉共同建构了短

视频的意义感知模式。

（二） 限制性交互： 短视频的复合层次存在

以手指指腹这种触觉最灵敏的身体感官， 通过滑动来实现对短视频的切换是短视频最主要的

使用方式， 这种方式决定了短视频的符用语境带有私人性质， 即单个人与单个屏幕发生关系。 但

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在屏幕上的任意选择， 个体在屏幕上 “能” 刷到的视频是经过了层层中介的，
借用文学媒介的层次分析法③， 并按照短视频打开的一般顺序， 可以将短视频分成四个层次的媒

介存在，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短视频的复合层次存在

载体媒介 移动屏幕 （手机或平板）
传播媒体 抖音、 头条等

制品媒介 包含自携伴随文本的短视频

符号媒介 由图像、 影像、 语言、 音乐等元素构成

呈现在用户面前的短视频， 是一种复合层次存在的符号文本。 其最基础的存在， 也即其他层

次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移动屏幕这一可以触摸的载体。 这一屏幕载体对长视频和影视剪辑的重

要突破是， 拓展出了竖屏视频， 让短视频屏幕除了有横屏之外还有竖屏。 这是习惯性竖握手机发

展出来的屏幕空间。 并且， 这一载体媒介是计算机式的便携工具的一个构成部分。
在此基础之上是各类传播媒体的 ＡＰＰ， 如抖音、 Ｔｉｋｔｏｋ、 头条等， 这些构成了短视频发布和

传播的媒介（或者说媒体）， 同时也成为用户可能刷到什么内容的核心决定力量。 平台按照关系

分发和算法分发， 为用户计算出 “千人千面” 的短视频文本集群。
在上述这些传播媒介上呈现出来的短视频文本， 是制品样态的， 自携各种伴随文本： 帐户头

像和名称、 点赞、 评论、 收藏等显性的框架元素构成的副文本； 短剧、 日常等标签显示文本所属

集群的型文本等。 而经常通过数字符号直接展示出来的， 譬如点赞数、 评论数、 转发数等伴随文

本， 不能被视频制作者左右， 却是平台对短视频传播效果的量化体现， 是衡量短视频传播热度和

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 数字越大， 裂变式传播能力越强。 点赞数代表认可度， 评论数是话语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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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ｖｅ Ｋｏｓｏｆｓｋｙ Ｓｅｄｇｗｉｃｋ， 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５－６５．

　 王小英： 《超级符号的建构： 网络文学 ＩＰ 跨界生长的机制》，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第 １５４－１６０ 页。
　 单小曦： 《媒介与文学： 媒介文艺学引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 年， 第 ４６－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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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表现， 转发数意味着裂变传播的多寡。 短视频强制性携带的这些外显数字， 是其突破意义

空间的 “社交＋互动” 传播机制的展现①。
最后是各类具体的符号媒介， 它们组成了短视频文本本身， 是转发或跨平台传播中不会改变

的部分。 因为是用于插入到各种符用语境、 填满各种需求间隙的， 从内容上看也是包罗万象的

———才艺、 短剧、 美食、 旅游、 生活、 美妆等各色俱全， 但也表现出各种符号并存的样态———图

像符号、 语言符号、 文字符号、 音乐符号等都是经常使用的符号， 并根据具体需要表现出从几秒

钟到几分钟长短不一的样态。
短视频成为人类视频化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短视频的复合层次存在紧密关联的。 基于载

体媒介的随身携带性， 短视频拥有了与手机等移动媒介类同性质的灵活度， 方便随时开始和结

束。 而与短视频相关的符号活动也能落实为一种简单的手指运动。 因为有抖音、 头条等短视频平

台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算法推送， 短视频的制作有足够的亲和性和可接近性， 同时其接受也具有上

瘾机制。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平台利用获取的用户数据， 按照一定的算法为每位用户构建有针对性

的视频信息茧房。 用户大多时候刷到的短视频都是以自己搞不清楚的 “推荐” 方式出现的。 但

因为短视频自携的伴随文本标记， 个体又可按图索骥去寻找拥有同样标记类型的短视频， 以便追

求可能连短成长的视频， 构成碎片中的统一。 因为短视频文本符号媒介多元组成的直观性和短时

性， 使其对感官注意力具有一种拉力结构， 用户并不需要特别的意念集中便可进入。
短视频这一复合层次的符号存在， 通过触觉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并不太连续的视听世

界。 近距让视觉有了私人性， 短视频得以成为与人短距的视频， 但人们 “在情感上， 视觉受对

象的影响是最小的”②。 单纯观看视觉符号并不会受到多少情绪感染， 此即所谓视觉是理性的。
但 “听却没有与世界隔开距离， 而且承认世界”③。 听觉感官是社会性的， 听觉符号的接受经常

会超越私人性的距离， 成为不得不接听的一种噪音。④ 所以带有视听性质的短视频， 是近距的，
但其听觉性质又带有一定的社会性。

综合来看， 短视频的交互性是被计算了的交互性， 而这种交互因为同时具有载体媒介的灵活

性作为保障， 有视频文本复合符号组成的拉力性质以及短时的承诺， 所以很容易打开人们的心理

防线， 能为社会文化中焦虑不安的人群提供短时偏离的借口， 而因为被计算了的短视频分发， 人

们又很容易迷失在这种碎片化的符号互动中， 让 “刷” 短视频占用大量的时间。
复合层次存在中的短视频文本， 其符号构成需要适应屏幕载体的限制， 这就意味着屏幕空间

上不能容纳太多争夺注意力的符号， 适合小屏幕的竖屏符号文本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而这些符号

也并不能构成让人沉浸其中的整个符号语境， 只能部分性地充实人们的视域， 而且是短时段地占

有人们的时间。 这样一种苛刻的符号时空条件， 对短视频中符号的选取带来很大的挑战。 简言

之， 短视频的符号制作看似非常容易， 但要制作出有传播力的短视频文本则并非易事。

三、 短视频文本的符号构成： 视听像似符及其嵌套性

短视频的符号接收， 有视觉和听觉两条不同的感官接收路径， 通常情况下， 这两条路径是一

种互相配合的关系， 共同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统。 短视频的视觉接收比微博、 微信类的视觉接收更

具直观性， 因为其是时间流中的复合符号接收， 营造的在场感会更强。 相较于长视频需要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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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青、 罗小红： 《流动的意义： 传统文化移动传播的符号学阐释》， 《中州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６８ 页。
③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 《重构美学》， 陆扬、 张岩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２２３ 页。
　 近年来， 各种耳机的更新迭代， 也赋予了声音传播一定的私人性， 但带上耳机刷短视频尚未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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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浸润， 它又是不断转换、 或者随时结束的， 所以其又是沉浸度比较低的， 可以视作是 “不在

场” 的在场、 准备随时离去的在场。 短视频符用上的特点， 使其符号文本也具备了与静态图文

及长视频明显相异的新特点。 这种新特点， 我们归之为像似符（ｉｃｏｎ）族群的声音拓展。
像似符是皮尔斯按照符号与其所代表对象的关系进行的三种分类之一， 另外两种类型是指示

符（ｉｎｄｅｘ）和规约符（ｓｙｍｂｏｌ）。 从表面上看， 像似符与其对象应该存在相似关系， 对象应该先存

在。 然而， 皮尔斯明确指出， 像似符并不以对象存在作为必须条件， 也就是说： “像似符与它所

再现的对象之间没有动力学上的联系（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而只是偶然发生这样一种情况： 它

的品质与对象的品质类似， 它凭借这种相似性（ ｌｉｋｅｎｅｓｓ）从而在人们的心中激起一种类似的感觉

（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 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 但是， 它确实与对象的那些品质没有联系。”① 短视频的包罗万象和海量

生产， 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短视频能拓展出激发类似感觉的多种样态的像似符， 这些像似符可以

是基于物理联系的、 带有指示性的照片和摄像， 也即指示的像似符（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ｉｃｏｎ）， 也可以是人

工智能所制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对象的像似符。 人工智能制作的短视频越来越多， 在一定程度上是

由于短视频的低制作成本和程式化所致。
（一） 包含时间维度的视觉像似符与听觉像似符

短视频的基础构成符号是像似符。 相较于指示符和规约符， 像似符更能作用于人们的生理感

知， 从而提高短视频的传播力。 之所以用像似符而不是图像符号， 是因为像似符代表的是一种感

觉， 而这种感觉不一定来自于图像相似， 也可能来自于听觉相似， 甚至是文字相似。 可以说， 任

何一则短视频都是在像似符搭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都是 “像似符＋”。 但这一 “像似符＋”
是有时间跨度的， 既可以是声音像似符作为加的基础， 也可以是视觉像似符作为加的基础。 影像

更是直接将图像和声音像似结合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 短视频符号的相似， 已经超越了艾柯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所说的 “绝似” 和 “镜像”， 获得了一种拟态真实。
需要指出的是， 像似符是第一显性范畴， 从符号性质上看， 谈不上真实或虚假。 视觉像似符

和听觉像似符均如此。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短视频的像似符链条上存在两种极端状态： 一种是建

立在摄影、 摄像、 录音基础上的短视频； 另一种则是建立在拼贴或组合绘画、 漫画、 动画类材

料、 合成音之上的短视频。 前者所赖以形成的像似符， 在生产方式上有与对象强制性的一一对

应， 属于相似性程度较高的、 建立在物理联系（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上的像似符。 也正因这种物理

联系上的相似， 这些像似符属于指示的像似符。 后者则属于缺乏实在对象、 仅靠自身特质而成的

非指示的像似符。 两者构成了一条连续光谱， 而在这个连续光谱上， ＡＩ 配图和 ＡＩ 配音在制造视

觉像似符和听觉像似符上都能够发挥出色的功能， 经常能以假乱真、 真假混融。
短视频的像似符， 包含了沿着视觉和听觉两种感官发展的像似符。 视觉上的像似符突破静态

图文的地方在于， 它瓦解了单一视点， 让交互视觉在时间流中得以实现。 听觉上的像似符， 既包

含必然带有温度和质感的语言声音、 音乐歌曲， 也包含自然万物的声音。 在声音像似符中， 语言

声音属于规约的像似符， 其语义是明晰的。 音乐像似符则属于指示的像似符， 虽然具有非语义性

特征， 但与情绪相关。 自然万物的声音能调动人类感知的共通性， 也恰恰是这种自然声音的相

似， 容易制造其在跨文化传播上的共通感， 譬如李子柒视频中的声音与耳骚（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这种特殊的自发性知觉高潮反应相适应， 背后调用的正是与人们舒适感相吻

合的听觉像似符。 但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短视频而言， 并非都能做到耳骚像似符的水平。 车水马龙

的声音是像似符， 可以再现某种相似的感觉， 譬如交通事故现场录制的噪音反而能够增加一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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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感。 建立在物理连接上由技术完成的视觉相似和听觉相似， 是对现实世界以听觉符号和视觉符

号进行的抽离， 这种抽离构成了现实物理世界的拟态， 成为元宇宙发展的向度之一。 指示的像似

符与外在世界存在物理关联， 而其他像似符与对象的关联性则主要靠用户的心灵来完成。 声音像

似符和视觉像似符的再现品格， 均能赋予短视频直观性， 并不一定需要实在对象的存在。 当短视

频中， 视觉像似符和听觉像似符均脱离实在对象而建构出一种感觉上的真实世界时， 就构成了虚

拟世界的现实化， 这也是元宇宙发展的另一向度。
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 短视频中像似符的传播优势就是像似符本身具有的再现品格在皮尔斯

所言的共同解释项的制造上具有优势。 像似符通过某种感知， 对实在的或非实在的对象进行再

现， 限定了对象， 同时在解释者心灵中创造了一个直接解释项。 “直接解释项就是一种感觉质，
它实实在在地存在， 却无法被抓住、 被分析。”① 短视频包含了时间维度的视觉和听觉像似符，
给予了解释者视听上的感觉质， 从而产生了直接解释项。 直接解释项如果能与解释者的需求或惯

习或兴趣相关， 就会迅速落入动态解释项， 动态解释项可以在情感、 行动和逻辑三个方面进行发

展， 且从符号性上很容易引向共同解释项。
共同解释项即符号发送者和解释者最初就可以理解的东西， 是交流意义上的传播可以发生的

前提。 像似符在建构共同解释项上所起到的作用是， 它不是一个信息传递模式， 而是双方在像似

符所建构的能够被理解的共同解释项的符号世界里， 传播双方增加信息量和互相理解， 进行心灵

互动和互相影响， 并由此充盈心灵世界。 像似符也有文化规约的成分， 但相较而言， 其像似性占

据主导。 所以， 我们看到图像、 音乐、 自然声音这些像似符在穿透文化圈上有非常大的优势， 而

另外一些如语言文字在这方面的阻碍就要大很多。 短视频的像似符诉诸视觉和听觉所触发的共同

解释项， 以极快的速度构成了一种新的、 模块化的文化语境， 调用起某种集体经验， 传达出某种

意义。 譬如， Ｔｉｋｔｏｋ 上火爆的中国街拍， 将身着各式服装行走街头的人物配以一定的音乐， 不加

任何语言文字制作而成， 引发了西方用户对这些短视频中的人物 “自由” “自信” “时尚” “自
我” 的意义阐释。 而同类视频在国内短视频平台上并没有太多关注。

（二） 碎片约束： 短视频文本的嵌套性

短视频是计算机技术发展出来的视频化方式， 计算机视频 “不能被简单地看作计算机的内

容， 而是作为数据库中的一个个模块化元素， 通过软件代码系统动态地编织到不同的文本中”②。
模块的特点就在于其能够被分解、 组合和更换。 短视频可以是原创的， 也可以是由长视频剪辑而

来的。 其模块性不仅表现在其组合的便捷和易上手， 而且表现在它具有超强的嵌套性。 刷短视频

是在静态观看和人们身体的部分或整体移动中进行的， 它不仅可以嵌套在手机的各种视框中， 而

且嵌套在人们在各种场合对手机的使用中。 短视频对人之时间、 空间和工作生活的穿透能力， 也

即其超强的嵌套性是其区别于长视频的重要特征。
嵌套性有两个向度： 其一， 在观看短视频的同时， 一定有其他现场伴随文本的同时出现； 其

二， 短视频的观看是嵌套在某段更长的时间中进行的， 一般而言之前或之后的时间更具重要性。
从第一个向度来看， 如果说电视和电影的大屏幕能够占据人之视觉所及的绝大部分甚至所有空间

的话， 那么短视频载体媒介的小屏幕则意味着人之视觉空间同时还必然容纳视觉所及的其他范

围。 与之相应甚至比之更甚的是， 短视频的听觉符号也要接受其他现场听觉符号的伴随。 从第二

向度来看， 刷短视频之前或之后的活动， 一般来说更重要。 刷短视频不具备仪式意义， 所以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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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彩霞： 《皮尔斯符号理论研究》，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５ 年， 第 ９９ 页。
　 孙玮： 《技术文化： 视频化生存的前世、 今生、 未来》， 《新闻与写作》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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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快随意， 不需要用户的等待耐心， 显得仿佛不需要占用时间。 但即便刷短视频也会上瘾， 经常

会占用大量时间。 如果将正在刷的短视频视为乐音的话， 其他现场伴随文本则成为必不可少的噪

音。 当然， 噪音和乐音的区分因人而异， 此人刷的短视频很可能成为彼人的噪音。
两个向度的嵌套性不一定必须同时存在， 但若一个向度的嵌套性都不具备， 则会大幅降低短

视频的传播力。 两个向度的嵌套性为短视频文本屏幕空间的符号呈现与符号叙述带来了比较直接

的影响。
第一个向度的嵌套性， 大幅缩减了屏幕空间所呈现的同类符号的数量， 也从整体上扩展了竖

屏短视频的数量， 同时要求其符号组合中的细节更加鲜明、 突出。 在 “快手星芒” 短剧中， 我

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屏幕空间嵌套性带来的符号呈现特点： 屏幕上人物的数量很少。 镜头不断

切换， 但大部分的镜头将人物数量控制在三人以内， 且这些人物的身体较少整体性地呈现， 而只

是突出某个局部， 比如上半身、 面部、 眼睛、 某个手部动作的细节等， 这种对视觉形象细节的放

大化处理是短视频符用上需要视觉焦点更明确的表现。 符号化本就是一种片面化， 但近距小屏幕

的符用优势， 要求这种形象的片面化更为突出， 不需要特别的视觉寻找便能把握重点， 所以背景

虚化、 突出重点人物或事物符号就成了频繁使用的视觉符号表现手法。 在从电影、 电视剧剪辑而

来的短视频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时候不仅是时长被剪短了， 而且屏幕呈现出的画面也被裁剪

了。 而对那些没法如此裁剪或者懒于裁剪画面的影视剪辑，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就出现了以语言符

号进行规约的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帅” 式的 “注意梗”， 同样， 摄像头现实记录类短视频则

经常会通过圈圈等形式予以标注。
第二个向度的嵌套性， 对短视频中意义传达的速度提出更苛刻的要求， 短视频中的符号需要

对用户有冲击力， 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图像、 文字、 语言等来抓住用户的好奇心或痛点， 从而

被用户完整播放， 嵌入到用户的时间流中。 “黄金三秒原则”① 即是这种嵌套性对符号文本提出

的要求。 时间向度的嵌套性， 催生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短视频， 即以文字符号为主的短视频， 这

是长视频很难容纳的一种视频类型。 文字虽然有表音和表意的区别， 但都是被视觉化了的规约

符， 并不具备图像所具有的在场性。 在短视频短暂的时间流中， 文字为主的视频若能抓住人们的

痛点或好奇心， 就具备了成为超强传播力的符号文本条件。 譬如在新冠疫情期间， 关于即时疫情

文字信息的配乐短视频就比较容易成为具有传播力的文本。 在此种短视频中， 紧张的音乐充当了

指示的像似符， 引发人们的情绪反应， 而文字屏幕则直接传递人们关切的意义。 滚动的微信聊天

截图如果也具备代入性和新奇感， 同样也能成为具有传播力的短视频， 譬如某些明星或网红发生

冲突时的微信聊天截图组成的短视频。 这些文字为主的短视频具备传播力的关键来自于其快速回

应了短视频用户的关切， 即具有使用性。 以实用性为主的短视频文本， 也会以动态的形象符号来

快速达成这些功能， 譬如以穿旗袍的优雅女性来教社交礼仪的短视频。 剧情类的短视频， 则会在

短时段内安排一个或几个具有突转性质的情节来快速达成消遣娱乐， 这点类似于相声中语言包袱

的视频化展现。

四、 结语

短视频的大规模流行与传播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微文化与当代数字视频技术发展相结合而产生

（下转第 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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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短视频需要在前 ３ 秒就能引起用户的兴趣， 否则就很有可能会被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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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导致的单向度舆论凝视， 以及舆论主体间的认知错位； 二是智媒技术在过滤舆论、 净化场域的

同时， 也强化了群体极化乃至信息倦怠的趋势； 三是舆论的影像化传播对隐私权、 著作权、 公共

秩序等构成的挑战。 当然， 风险的结果也并非是不可逆的， 实际上， 风险 “既不完全是一种正

面的图景， 也不完全是一种恐怖的图景， 相反， 它展现了多种多样的、 极其矛盾的发展可能

性”①。 因此， 风险 “自反性” 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视角， 为审视不确定因素与风险结果之间

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可能性。

（责任编辑： 林春香）

①　 ［德］乌尔里希·贝克、 ［德］约翰内斯·威尔姆斯： 《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 路

国林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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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文化现象。 微文化具有即时性、 通俗性、 便捷性等特征， 微短和极速是网络新媒体出现后注

意力经济加持下的产物。① 短视频的符用优势在于其具有贴身微使用的特点， 能嵌入到各种语境

中去展现。 然而短视频能在诸多微文化中横空出世与其自身的交互性特征密切相关， 受众并非被

动接受， 而是主动刷屏互动、 近距触屏互动， 这种互动行为又被平台追踪， 因此符号互动的背后

又兼有大数据算法的跟踪推送， 进一步加持刷屏活动。 最后， 就短视频自身的符号机制而言， 短

视频的符用特点倒逼其在符号文本上调用视觉像似符和听觉像似符以增强对人们感官的刺激力，
并且让其需要在屏幕空间符号的选用和符号意义的传达速度上具备嵌套性， 从而实现碎片化的视

频自由。

（责任编辑： 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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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小英： 《媒介突围： 网络文学的破壁》，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第 ５２－６３ 页。


